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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在宋代道学中的宗主地位及其影响

张　 劲　 松
（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北京 １００１４０；四川师范大学 张栻思想与蜀学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摘要：张栻在宋代道学中占有宗主地位，为道学理论的建构和道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并得到朱熹、杨万里、方
回、岳珂、杜杲、韩淲、真德秀等著名学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张栻融理入心，强调“性”为万物之主宰；主张经世致

用、躬行践履，而具有自身思想的鲜明特点。 张栻思想对湖湘学和蜀学，乃至近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探讨和弘扬

张栻思想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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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栻（１１３３－１１８０），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

（今四川绵竹）人，南宋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

齐名，并列“东南三贤”之中。 张栻创办城南书院，
主教岳麓书院，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所

谓道学，最初的涵义是指论述儒家圣人之道及其传

授的学问，到后来则内涵日益丰富，外延更加广泛，
以至成为一代学术思潮的称谓，也即是指理学。 到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由于张栻、朱熹等人的提倡和

相互博约，道学大盛。 张栻继承胡宏，倡道于湖湘，
朱熹倡道于闽，均得河南程氏之正传。 加上与吕祖

谦、陆九渊等大家交流学术，相互辩难，著书立说，创
立学派，开办书院，传道授教，道学蔚然演成一代学

术思潮，广泛影响学界和整个社会。 张栻在宋代道

学中占有宗主之地位，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评价，也
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亦具有重要价值。

一　 张栻在宋代道学的宗主地位

张栻之父张浚（１０９７－１１６４）由于力主抗金，与
宋高宗、秦桧等政见不同而被贬，居住湖南零陵（今
永州）、潭州（今长沙）等地。 由于秦桧等人污蔑张

浚要“独霸西蜀”，为了避嫌，张栻虽然出生于四川，
却随父长期居住在湖南，很少回四川。 张栻自幼勤

学，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皆仁义忠孝之实；后来尊

父命，拜胡宏为师，问学河南二程洛学，“先生一见，
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云：
“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公以是益自奋厉，直以古之

圣贤自期” ［１］《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４５４５，遂得湖湘学之真

传。 张栻融张浚家学和胡宏湖湘学为一体，形成南

轩学，成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
乾道元年（１１６５），张栻 ３３ 岁，刘珙知潭州，重

建岳麓书院，次年修复告竣，张栻亲撰《潭州重修岳

麓书院记》，刘珙特聘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张栻往

来于城南、岳麓之间，从此岳麓书院名盛一时，从游

之士、请业问学者至千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

水。 当时，南宋中兴有四大儒，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朱熹主教白鹿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陆九渊主

教象山书院，形成“乾淳之盛”的局面，而岳麓书院

居四大书院之首。 是时，湖湘学渊源最正，未有出湖

湘之右者， 当时的学子 “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

恨” ［１］《答刘公度》，３３９９。 湖湘学派声誉鹊起，引起了理学

南传福建的另一大师朱熹的关注。 朱熹于乾道三年

（１１６７）不远千里前来潭州，向张栻求教，两人相与

探讨《中庸》之未发已发、察识与涵养以及太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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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张、朱二人“会友讲学”历
时二月，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 各地的学者

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成为岳麓书院史乃

至理学史上的大事。 这次会讲以朱熹大体上接受张

栻的思想而结束，此后双方又陆续展开讨论，促进了

理学的大发展。 “张朱会讲”也开创了中国学术交

流的崭新形式。 张朱会讲后，朱熹对张栻的学识给

予了高度评价：“熹闻道虽晚，赖老兄提掖之赐，今
幸略窥” ［１］《与张钦夫》，１２９３，并在赠张栻诗中称：“昔我抱

冰炭，从君识乾坤” ［１］《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２１１，还预言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１］《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２１１，
奠定了张栻和朱熹作为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

上两大名人的地位。 张栻和朱熹一起登岳麓山观日

出，撰写《登岳麓赫曦台联句》：“泛舟长沙渚，振策

湘山岑。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
时 君 子 心。 寄 言 尘 中 客， 莽 苍 谁 能

寻？” ［１］《登岳麓赫曦台联句》，１９２其“莽苍谁能寻”，道出了一

代道学宗主张栻的气魄。
宋孝宗淳熙五年（１１７８），由于张栻在广南西路

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任上政绩突出，朝廷改任张

栻为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今湖北荆州），安
抚本路。 据记载：“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

之，捕奸民之舍贼者斩之，群盗破胆，相率遁去。 公

又益为条教，喻以利害。 ……于是一路肃清，善良始

有安居之乐。” ［１］《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４５５２ 由于积劳成疾，
淳熙七年（１１８０）二月初二病逝于知江陵府任上，享
年 ４８ 岁。 张栻病重将死，还给宋孝宗上奏折：“臣
再世蒙恩，一心报国。 大命至此，厥路无由。 犹有微

诚，不能自已。 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

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巩丕图，臣死

之日，犹生之年。” ［２］《南轩集·遗奏》，６６４ 张栻遗奏天下传

诵。
张栻以理学思想治国，明于天理人欲之辨，重视

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重
实事实功，整治贪腐；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深受

百姓拥戴。 当他去世时，“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

恸，数十里不绝。 讣闻，上亦深为嗟悼。 四方贤士大

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 盖公为人

坦荡明白，表里洞然。 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

闻过，而勇于徙义，则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
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绝吟于天理人欲之间，则平日

可知也” ［１］《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４５５４。 就是说老人和小孩

扶着张栻灵车痛哭，数十里相送，这是老百姓对张栻

无比爱戴的真实写照。
张栻“有公辅之望” ［３］《张栻传》，１２７７４，在南宋儒学

界、政坛和民间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
张栻在湖北任安抚使时，一天，负责观察天象的

司天向宋孝宗上奏：“司天奏相星在楚地。 上曰：张
栻当之。” ［３］《赵雄传》，１２０７５这就是说，张栻虽然还没有做

宰相，但天象已显示张栻将做宰相，而且宋孝宗也认

为张栻可以做宰相了。
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方回在《南轩集钞序》中

认为张栻是一代道学宗主，并分析了张栻能成为道

学宗主的主要原因。 道学就是后来说的理学，也就

是宋代新儒学。 方回云：
　 　 是故能以其身方驾并驱于千古之上，为一

世道学之宗主，夫岂偶然也哉？ 然则道之准的

在乎仁，学之准的在乎敬，敬则仁，仁则道，此不

可易之，要也。 而其所以渐磨视效者，犹有人

焉。 南轩以魏国忠献公为之父，以胡文定五峰

为之师，以晦庵、东莱为之友，而又取诸古人。
其修身也，期以颜子为准的，著《希颜录》；其治

世也，欲以孔明为准的，著《诸葛忠武侯传》。
上下古今内外体用，学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亲

切可概见者，盖如此。 予节钞《南轩集》分类以

观，著是说于前，将以示士大夫之有志于道学

者， 宜 不 可 不 得 其 要， 以 为 之 准 的

也。［４］卷三十五《南轩集钞》

方回把张栻看作“一世道学之宗主”，给予恰如其分

的评价，客观反映了张栻的学术地位；他还指出张栻

之所以成为一世道学宗主，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

为：张栻能够把道学之道与仁、敬等联系起来，拜胡

宏为师，以朱熹、吕祖谦为友，著书立说，以体现道学

的宗旨，并鼓励士大夫通过阅读《南轩集钞》来掌握

道学之旨要。
南宋另一著名学者韩淲在《涧泉日记》中云：

“张敬夫卓然有髙明处，虽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

乐道之意，绝出诸贤之上。 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

敦厚之教。 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 盖张之

识见，吕之议论，朱之编集，各具所长。” ［５］卷中韩淲所

撰《涧泉日记》是一部记录宋代史实、品评人物、考
证经史的学术性笔记，对研究宋代历史人物有一定

的价值。 韩淲认为，张栻之识见卓然高明是其所长，
而其尊德乐道之意更是在诸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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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学者，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认为张栻：
“惟公家传忠孝，学造精微。 外为军民之所属望，内
为学者之所依归。 治民以宽，事君以敬。 正大光明，
表 里 辉 映。 自 我 观 之， 非 惟 十 驾 之 弗

及。” ［１］《祭张敬夫殿撰文》，４４７５足见张栻在当时学者中享有

盛誉。
当时的诗坛领袖杨万里十分推重张栻在学术上

的造诣，说：“圣域有疆，南轩拓之；圣门有钥，南轩

扩之；圣田有秋，南轩获之。” ［６］《祭张钦夫文》 给予张栻以

很高的评价。
宋末抗元名将杜杲在《重修建康张栻祠堂记》

中认为：
　 　 南轩先生张氏，文公所敬。 二先生相与发

明，以续周程之学，于是道学之升，如日之升，如
江海之沛，妇人孺子闻先生之名，皆知其为贤。
譬之景星麟凤不以为瑞者，妄人也。 凡讲习之

地，皆有祠宇，崇尚严洁，足以启人之敬仰。 百

年 之 间 儒 风 彬 彬， 岂 无 自 而

然。［７］《南轩先生祠·重修祠堂记》

指出张栻乃受到朱熹的尊敬，张、朱二人相互启发，
继承周敦颐、二程之学，于是道学得以广泛流传，就
连妇女儿童都知道张栻的大名，并认为“南轩之名，
与道俱尊” ［７］《南轩先生祠·重修祠堂记》，张栻之名具有与道

同尊的地位。 杜杲此记作于南宋理宗淳祐三年

（１２４３），距张栻去世已 ６３ 年，并自称“后学”，表明

张栻在南宋末期的道学界占有崇高地位，连战功显

赫的爱国将领杜杲都深为佩服。 杜杲还将抗元的统

帅府设在建康张栻祠堂里，杜杲抗元百战百胜，升任

刑部尚书兼吏部尚书。
南宋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岳飞的孙子岳珂也十

分敬重张栻。 他作《张宣公书简帖》云：
　 　 赞曰：紫岩之传，原委一忠。 溯而伊濂，根
本一中。 事君致身，其用则同。 自我淑人，脉于

五峰。 力久积真，至公而充。 淳熙之间，天下为

公。 守道彬彬，洙泗之风。 公于是时，不下禹

功。 据德游艺，言立志通。 故其遗书，笔意俱

工。 我得而藏，敢忘所宗。 渊渊其心，皜皜其

容。 学冠穹壤，名侪岱嵩。 万世仰之，曰人中

龙。［８］《张宣公书简帖》

称在宋孝宗淳熙年间，整个天下以张栻的名气为大，
认为张栻的功劳不在禹之下，并认为张栻“学冠穹

壤，名侪岱嵩。 万世仰之，曰人中龙”，给予很高的

评价。
宋末学者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称：“南轩以道

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 ［９］《张魏公三战本末略》认为张栻

以倡道学著称于世，而为当时道学方面的宗主。
《齐东野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大事，可作为正史

的补充。
宋末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撰《先贤祠祝文》云：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纯公、伊川先

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
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圣学不明，
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

统，可谓盛矣。 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濂溪之生

实在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

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
斯道益以光大。［１０］《先贤祠祝文》

此处真德秀论宋代道学之流传，从周敦颐、二程，到
胡安国、胡宏父子，再到张栻、朱熹，接续了孔孟相传

之道统。 真德秀肯定两点，一是其时湖湘学为最正，
二是把张栻放在朱熹前面，认为“张朱二先生接迹

于此，讲明论著”，使得儒家圣人相传之道益以光

大。
以上可见，张栻在南宋学界、政坛和民间具有很

高的威望，为“道学”的理论建构和“道”的传播做出

了重大贡献，得到了朱熹、杨万里、方回、岳珂、杜杲、
韩淲、真德秀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甚至认为张栻

的贡献要比朱熹大，在当时位列朱熹之前，由此体现

出张栻在宋代道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一世

道学之宗主”。
二　 张栻思想的特点

张栻思想博大精深，按朱熹的说法“非惟十驾

之弗及” ［１］《祭张敬夫殿撰文》，４４７５。 概括起来，其思想特点

主要有二。
（一）融理入心，强调“性”为万物之本原

张栻在继承二程天理论的同时，又肯定了心的

本原地位，指出：“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

物之主宰者也。” ［２］《南轩集·敬斋记》，７２４ 表现出心学的倾

向。 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张栻主张本体与主体

融为一体，体现了融理入心的特征，认为心与理无彼

此之分，二者就是一回事。 他说：“心与理一，不待

以己合彼，而其性之本然、万物之素备者皆得乎

此。” ［２］《孟子说》卷七，４６７本体理与主体心合为一体，这种

合一，不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合为一，而是它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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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一样东西，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不必以心合

理，也不必以理合心。 张栻心与理一的思想即是融

理入心，把主体本体化，同时也是把本体主体化，心
或理作为宇宙的本体具有主观精神的色彩，它们既

是性的本然状态，又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
胡宏提出性本论哲学，他说：“性，天下之大本

也。” ［１１］《胡子知言疑义》，３２８ 又说： “非性无物，非气无形。
性，其气之本乎。” ［１１］《知言·事物》，２２强调性为天地的本

原，性亦是气的根本。 张栻秉承师说，指出：“天命

之谓性，万有根焉。” ［２］《孟子说》卷四，３８５认为性是世界的

本体或本原，世界万事万物都根源于性，是性的产

物。 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以性为宇宙本体，这
是其思想的特点。

在性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张栻认为，性是一，
事物是万，性与物是一与万、理一分殊的关系。 他

说：“论性之本则一而已矣，而其流行发见人物之所

禀，有万之不同焉。 ……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

行之各异。 知其流行之各异，而本之一者，初未尝不

完也，而后可与论性矣。” ［２］《孟子说》卷六，４２７强调包括人

在内的万物都统一于本原之性，性是体，发见于人、
物是本体之性的表现和作用，本体之性的流行之各

异而有万物的不同，不同之万物又都以本体之性为

存在的根据。 这体现了张栻性本论思想的特征。
（二）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

张栻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产生

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宋代文化的繁荣和

发展。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他重视关系国计民

生的实事。 他说：“铁钱事如何计？ 循其理而为之，
不若它人做工作事也。 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号为

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先怀利心，往
往贻害。 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

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 ［２］《南轩集·与施蕲州》，９０８ 认

为涉及民生日用的铁钱之事不应仅停留在口头上去

讲理，而应实际去做工作事，以取得实际效果。 一方

面张栻反对号为安静、无所作为、空谈性理的倾向；
另一方面也反对先怀利己之心，贻害他人的行为，主
张治国理政，一一务实，尽力而为，造福于国家民众。

张栻重躬行践履的思想，与其经世致用的实学

密切联系。 他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

非真实。” ［２］《论语解》卷四，１１７认为实学讲求一个真实，它
需要通过躬行践履表现出来。 在知行关系上，张栻

重视行，主张知行互发并进。 他说：“盖致知力行，
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 寻常与朋友讲论，愚意欲其

据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几所践之实而思虑之

开明。 不 然 贪 髙 慕 远， 莫 能 有 之， 果 何 为

哉？” ［２］《南轩集·寄周子充尚书》，８１７指出知行双方互相启发，
缺一不可。 必须把所知付诸于实行，通过实践，即所

践之实，使得思虑开明，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不然的

话，如果好高鹜远，扫去力行的工夫，那是不可能取

得成效的。
对于当时贪高慕远、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张栻

感到忧虑。 他批评道：
　 　 近岁以来，学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

谓知而已。”而于躬行则忽焉。 故其所知特出

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 识者盖忧之。
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 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考圣贤之

意， 盖 欲 使 学 者 于 此 二 端 兼 致 其

力。［２］《南轩集·论语说序》，７５１

指出当时的学者只去追求所谓的知，而对于躬行则

忽略而不践履。 由此，脱离了躬行的知，不过是出于

臆度之见，使得有识者感到忧虑，这即是知行双方互

相脱离带来的弊病。 为了纠正这种弊端，张栻强调

于致知力行两端都要用力，互相促进，并以是否践履

作为是否真知的标准。 他说：“若如今人之不践履，
直是未尝真知耳。” ［２］《南轩集·答朱元晦》，９６１这种对躬行践

履的重视，体现了张栻思想的突出特点。
以躬行践履为指导，张栻居官期间，廉明清正，

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
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 这体现了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
三　 张栻思想的影响

张栻在宋代道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独具

自身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对四

川、湖南的学术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亦对

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张栻思想对湖湘学和蜀学的影响

张栻作为蜀人，长期在湖南一带活动。 他讲学

于岳麓，传道于二江，湘蜀门徒之盛，他处不能相比。
在张栻的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学有成就的弟子，据
《宋元学案》记载，有名有姓的就有 ６０ 多人。 南轩

之教始兴于湖南，再盛于四川。 其弟子不限于湖湘

一带的学者，其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者慕名而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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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又返蜀讲学，在蜀地传播张栻的思想，扩大了南

轩之学的影响。
张栻开创湖湘学发展的新局面，这对于当时宣

传理学、治国理政、抵抗侵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均

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栻著名弟子有胡大时、彭龟年、
游九言、游九功、吴猎、赵方等人。 胡宏之子胡大时

受教于张栻，张栻死后又受业于陈傅良，并往来于朱

熹问学，最后又拜陆九渊为师，体现了湖湘学融贯超

越、重视事功的特点。 彭龟年强调治理，不尚空谈，
稳定米价，救济百姓；提出寓兵于民的战略思想，对
于整军备战、抗击侵略具有重要意义；官至吏部侍

郎，被誉为“忠鲠可嘉”之臣。 游九言、游九功兄弟

批评秦桧，主张抗金，反对投降，积极率兵备战，抵御

金兵入侵，并收复邻疆；既主张明天理，不得图利而

害义，又提出宽以养民，革除夫役之弊，减轻民众负

担，体现了湖湘学派重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务实学

风。 吴猎发扬湖湘学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的传统，
直接领导抗金斗争，在湖北前线击败金军，解襄阳之

围；又平定吴曦反叛，入蜀治理；他不仅在岳麓书院

任堂长时教授传播张栻学说，而且在四川安抚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宣传张栻的思想，并祀周敦颐、程
颢、程颐于成都学宫，配以朱熹、张栻，使张栻等人的

理学在蜀地得以流行，扩大了张栻思想的影响。 赵

方历任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等职，以儒生为将，帅
边十年，积极抗金，多次取得胜利，体现了湖湘学派

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重躬行践履

的务实学风。 《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记载：“南轩

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 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

乘城共守，及城破，死者无算。”全祖望说：“长沙之

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

考。” ［１２］《丽泽诸儒学案》体现了南轩之教的爱国主义传

统。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处高，践履又

实” ［１２］《南轩学案》。 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

重要影响。 从明清到近代，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地区

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

云的历史人物。
张栻思想除影响湖湘学外，亦对蜀学产生了重

要影响。 不少四川学人赴湖南求学于张栻，回归后

在蜀地讲学。 也有的四川学人私淑张栻，以求学于

张栻学术为己任，也传播和发展了张栻的思想。 全

祖望指出，张栻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

他说：“宣公（张栻）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 然

自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

（陈概）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 黄兼山

（黄裳）、杨浩斋（杨子谟）、程沧洲（程公许）砥柱岷

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 ［１２］《二江诸儒学案》 史

载：“淳熙、嘉定而后，蜀士霄续灯，雨聚笠以从事于

南轩之书，湖湘间反不如也。” ［１２］《二江诸儒学案》 可见张

栻之学除盛行于湖南一带外，还回流巴蜀，影响了蜀

学的发展，并经过魏了翁等私淑弟子集宋代蜀学之

大成，理学在巴蜀逐渐确立了其主导地位，蜀学遂入

于洛学学统。 此时的蜀学即巴蜀地区的学术与时代

学术的发展相呼应，已转入以理学为主的思潮之中。
（二）张栻思想对近代的主要影响

近代，由于满清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仁义志士为了寻

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这其中

又以湖南人群为代表。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近代的湖南人怎

么有这么大的口气？ 其根源就在湖湘文化。 如果说

近代中国历史有一半是湖南人写就的话，那么人们

也可以说，湖南人写就的历史的一半就是张栻创立

的城南书院的学生写就的。 湘军统帅、洋务运动领

袖曾国藩就是城南书院的著名学生，曾国藩起兵镇

压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反对洪秀全以基督教

文化代替儒家文化。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
曾国藩给张栻重新修墓，并在墓碑上篆刻“高瞻远

瞩”四个大字，同治皇帝亦下圣旨：“大小文武官员，
至此止步下车。”

还有中兴名将、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辛
亥革命元勋黄兴，开国领袖毛泽东，党的早期领导人

蔡和森，党和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等，这些响

亮的近代名人都毕业于城南书院。 在中共一大的

１３ 名代表中，就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和李达四

位是在城南书院及后续的湖南一师求学或教书的。
岳麓书院有个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而杰出思想家王夫之、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维新变

法干将谭嗣同、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宋教仁、讨袁护

国战争的领导人蔡锷等，均出自岳麓书院，或与岳麓

书院有渊源。 可以说，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是近代

湖南人才的摇篮。 而这两个书院都拥有一位杰出的

灵魂人物和导师———张栻。 近代湖南的这些杰出人

物在青年时期世界观形成的阶段，都受到了张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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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民、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等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

在城南书院读书工作达八年之久，可以说，毛泽东能

成为开国领袖，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
与其在城南书院（即湖南一师）所受到的教育有关。
毛泽东思想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西方的马克思主

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也就是说受到了张栻

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和肖子

升一起到长沙宁乡张栻墓去祭拜，并追寻张栻留下

的足迹。 他在 １９１６ 年冬写的《登云麓宫联句》中

云：“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赫曦联韵在”是指

张栻和朱熹写的登岳麓山赫曦台联句；“千载德犹

馨”是指千年以后张栻和朱熹的道德文章依然美好

芬芳。 后来毛泽东在 １９５５ 年写的《和周世钊同志》
诗中，有“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回忆年轻时与同

学同游岳麓山赫曦台，受到张朱岳麓之会的影响。
近代，张栻思想不但在湖南有影响，在四川也影

响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维新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锐

就十分敬仰张栻。 现存于张栻故里绵竹南轩中学校

内的南轩祠杨锐所题对联，赞颂张栻云：“高天仰北

斗，正学崇南轩。”其对张栻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四　 张栻思想的当代价值

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基础，结合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成

分以及民主法治思想，构建当代新文化，是我们的历

史使命。 弘扬张栻思想的价值，是复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之举。
（一）学习张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人格

南 宋 诗 人 刘 黻 称 张 栻 是 “ 维 世 之

模” ［１３］《四先生像赞·南轩张宣公》。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谓紫岩

父子：“无一语不相勉以天人之学，无一念不相忧以

国家之患也。” ［６］《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 抗金报国、收复

中原是张栻毕生的追求，正如他遗奏所言：“臣再世

蒙恩，一心报国。” ［２］《南轩集·遗奏》，６６４岳麓书院千载文化

传承，爱国主义是其主要精神。 南轩之教，身后不

衰，主要是指南轩的爱国义主义精神。 无论是宋末

岳麓诸生抗元，还是王夫之抗清、黄兴从事辛亥革

命、毛泽东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是在继承和发扬

张栻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从来不是空

洞说教，而是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有时甚至需要

付出生命代价。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积极宣传抗

金 思 想， 表 现 出 “ 我 与 金 人 义 不 同 天

日” ［１４］《张栻南轩先生宣公》的坚定立场，并将之贯穿到教学

活动和理学研究之中，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以张栻

为主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湖湘学派团体。 《宋元学

案》记载这个团体共有 ３３ 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

抗金斗争中都有过突出表现，其中以李壁、吴猎、赵
方最为突出，他们在抗金斗争中见义必为、勇不可

挡，无日不战、无战不胜。
南宋末，元兵南进潭州，知衡州尹谷寓居潭州，

尹谷先生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率领学生聚居而学。
元将阿里海牙兵围长沙，尹谷为示抗元之志，激励学

生及全城将士百姓奋勇参战，全家纵火自焚。 尹谷

死后，学生甚感悲痛，“谷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
破，多感激死义者” ［３］《尹谷传》，１３２５７。 学生在老师的行

动感召下，与抗元将士一起“乘城共守”，后来不幸

城破，大批学生战死，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情

愫。 ２００ 多年后的明代，著名文学家李东阳至岳麓

书院游历，追述此事时尚说：“潭人至今道其事，犹
慷慨泣下。” ［１５］《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记》弘扬张栻的爱国主义

精神，这是我们纪念和研究张栻、倡导优秀传统文化

复兴的真正原因。
（二）学习张栻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思想

张栻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成就人才、传道

济民，反对教育的目的是追求功名利禄和语言文辞

的工整。 他说：“但为决科利禄计乎？ 抑岂使子习

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 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

济斯民也。” ［２］《南轩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６９３ 不仅批评追求

功名利禄和语言文辞工整的教育工具论，而且指出

“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乃教育的目的。
张栻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的

中国教育制度主要的问题是缺少了灵魂和目标，不
少人是为了将来升官发财或者移居海外而学习。 一

位大学教授呼吁：现在中小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了。
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现状。 要改革中国的教育现状，
首先要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学习张栻的教育思想，
改变教育的宗旨。 学习和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官

发财，不是为了言语文辞之工，而是为了成就人才，
传道济民，为人民服务。 对全国的教师进行张栻思

想的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老师的教育，从而

达到对广大学子教育的目的。
（三）学习张栻明人伦、重教化的思想

明人伦、重教化，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

方面。 张栻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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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说： “ 其 所 以 学 者， 何 也？ 明 人 伦

也。” ［２］《孟子说》卷三，３１７“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
则国随之。 然则有国者之于学，其可一日而忽

哉！” ［２］《南轩集·袁州学记》，６８０张栻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人之五伦，与天

地并行而不可一日废。
五伦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古代社会中，君

主要代表国家权力，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君臣有义；
在现代社会中，可以改为“官义民忠”，官是指各级

政府部门官员。 其他四伦可以继承发展。
当今主要问题是对人没有进行人伦教育。 没有

进行人伦教育的“人”，实际与动物没有多少区别，
甚至不如动物。 比如为了一点小事，在大街上随便

杀人，亲人之间互相仇杀，老人无人赡养而自杀等，
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没有进行好人伦教育，是人伦

秩序混乱的表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政府官吏不但做官治理社会，

还有一个重要职责是进行社会教化，是道德的师表

和模范。 所谓父母官，就是以父母之心对待关心民

众、爱护民众，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并非什么

封建意识。 在传统社会，如果教化出了问题，地方主

要官员肯定要被撤职。 如果当今中国的官员都能以

父母之心对待民众，中国的社会秩序、社风民情就会

更好。
其实，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以后历代王朝，国

家的治理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尊崇道统，以孔

子、孟子、二程、张栻和朱熹的思想为指导；二是施行

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统，治统的行为要符合

道统，道统对治统予以有力约束，康熙皇帝曾说：
“ 万 世 道 统 之 传， 即 万 世 治 统 之 所 系

也。” ［１６］《日讲四书解义序》提出道统为治统之所系，道乃政

治治理的指导原则；三是乡绅和家族自治，民间活动

和老百姓由乡绅和家族给予引导、管理，充分发挥道

德教化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张栻在地方治理中特重

道德教化，深受民众拥戴，这值得当今社会借鉴和吸

取。
（四）学习张栻经世致用、勤政为民的作风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反对侈靡之风、提倡

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

德教化，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

为，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张栻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用，反对流于“虚

文”的形式主义。 他说：“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

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 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
可掩也。” ［２］《南轩集·文帝为治本末》，７８１ 主张施行惠民政策，
要体现出诚意，而非形式主义的虚文，这样才能够在

千年之后也能查寻而不可掩没；并指出：“务为实

用，不汨于习俗。” ［２］《南轩集·直秘阁詹公墓志》，１０８０ 主张务为

实用，不为形式主义的习俗所扰乱。
张栻主张在执政方面要关心民众疾苦，以民为

心，推行仁政。 他说：“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也，
……有司视民之死而不之救，则民视有司之死而亦

莫之救矣，此其所以为得反之者也。 然则于此，其可

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为急乎！ 君行仁政而以民为

心，民之疾痛疴痒无不切于己，则民亦将以君为心，
而亲其上，死其长矣。” ［２］《孟子说》卷一，２６９批评官吏见死

不救、骄慢对下而不体恤民众的官僚主义，主张行仁

政，认真检讨省察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以百姓之心

为心，关心民众之疾苦，这样百姓才能以君为心而亲

其上，形成君民关系的良性互动。
张栻反对享乐主义。 他说：“节礼乐者，进反之

义，乐节礼乐，则足以养中和之徳；乐道人之善，则足

以扩公恕之心；乐多贤友，则足以赖辅成之功。 是乌

得不日益乎！ 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

则志溺，乌得不日损乎？ 损益之原，存于敬肆而

已。” ［２］《论语解》卷八，２１０批评享乐主义，认为追求享乐会

带来长傲、志荒、志溺的不良后果。
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其为政大

体本于忠厚爱民，不苟其职，而不为赫赫名利之

为” ［２］《南轩集·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１０７７，以忠厚爱民为从

政之本，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去

追求那种世俗的显赫名利。 张栻的经世致用、勤政

爱民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
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有所启示而值得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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